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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间故事中三种禁忌母题的解读
Ξ

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日本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中, 存在大量的禁忌母题, 仙乡、羽衣和密室禁忌母

题是最突出的三种。从一个侧面, 表明中日两国民间故事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透示出

东方民间故事的鲜明特色。仙乡、羽衣和密室三种禁忌母题包含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

蕴和深刻的象征意义, 充分说明人间与仙界、人与仙或兽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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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钟敬文先生发表了《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一文 [ 1 ] (P176- 208) , 他强调中国

和日本的民间故事具有“亲密关系”, 同类型的民间故事非常多。笔者通过翻检日本的民间故

事集, 发现同中国的民间故事一样, 也存在许多禁忌的情节和内容。而且两国的“仙乡”型

民间故事、“羽衣”型民间故事、“密室”型民间故事等等, 拥有显明的相同性质的禁忌内容。

本文把上面三种日本民间故事中表现的禁忌, 从作品中提出, 作为一个母题 (m o tif) 进行专

门检讨。通过类型分析, 深入到禁忌母题内部, 挖掘每一类禁忌母题深层的文化底蕴。

一、仙乡型禁忌母题: “时间差”的确立与消失

在时间改变一切的现实事实下, 人们会开始渴望逃避或征服时间的控制, 幻想和渴望能

有一个没有时间或时间过得极慢的自由世界, 这样就出现了天上与人间的“时间差”。日本学

者小南一郎在有关《神仙传》的论述中写道: “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 神仙世界的时间结构也

与现实世界不同。在神仙世界里, 时间的进展被以为较现世为缓, 而其迟缓的比例似乎又没

有一定。”[ 2 ]

日本学者百田弥荣子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 从中国北方黑龙江到南方云南的整个中国大地

上找到了有关的民间故事, 并特作了“天上一日, 人间一年”的表格, 列举了 50 个事例。诸

如《七仙女下凡》中的“时间差”是“天上三日, 地上三年”[ 3 ]; 《洪水滔天的故事》是“天

上三日, 人间三十年”[ 4 ]; 《猎人与鱼姑娘》是“海底一日, 人间一年”[ 5 ]; 《木偶师傅》是

“龙宫半天, 人间三年”[ 6 ]; 等等。“这五十个事例中, 主题也在很广泛的范围都看得到: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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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妻子、龙女妻子、‘兄妹’婚型洪水、‘后生’天女婚型洪水、兄弟分家、惩罚妖精、寻宝、

石头开花、山岳的来历、铜鼓的来历和感恩的动物等多种多样。”[ 7 ] (P230- 237) 中国古籍上关

于这类型故事的记载, 最为我们所熟悉的, 是晋朝王质入山采樵, 看两位童子下棋, 等到棋

下完时, 他的斧柯已经烂掉。待回到家乡, 人间也早换了世代的传述 [ 8 ] (P553)。“这在‘故事

学’上所谓‘仙乡时间的超自然的经过’的传说, 不但在中国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形式, 而且

也是世界大扩布的民间传承之一。”[ 9 ] (P508) 日本的民间故事《甲贺三郎》也明确说道: 山洞

里三年, 人间三百年, 是信浓 (现在的长野县) 的诹访明神和近江 (现在的滋贺县) 甲贺郡

水口在龙王山大冈寺的观音堂的由来 [ 7 ] (P245)。

时间即生命, 生命即时间, 两个不同的时间世界实际衍绎着两种不同的生命体验。而且

这两个世界是互相隔绝的, 一旦两者的界限被洞穿, “时间差”立即消失。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 “仙乡型”的故事自然就比较多, 或许就是由中国传到日本去的。

“这个具有‘时间差的规律’的概念和‘神圣的容器’的思想的传承曼荼罗传到了日本, 给予

日本文化深远的影响。”[ 7 ] (P230- 237)《万叶集》卷九《咏永江蒲岛子》中即有一则故事, 大

意说:

　　一个叫墨吉的年轻渔人在海上钓鱼, 过了七天还没有回家, 原来他是出海到了海宫,

在海宫中与仙女成了亲, 仙女告诉他在海宫中的人是永远不会衰老、永远不会死亡的, 希

望渔人墨吉能永远留在海宫里生活, 墨吉说他必须回去禀告双亲, 于是约好了明日再回

海宫。临行仙女给了他一个箧子, 告诉他回到人间以后, 千万不要打开这个箧子。墨吉

回到家里以后, 发现自己的屋子已经倒塌, 田园也荒芜了, 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他

回想在海宫中也不过是住了三年, 怎么一切改变得这么快? 他越想越觉得奇怪, 就忍不

住地打开了仙女给他的箧子, 一朵白云从箧子飞出, 渔人墨吉, 突然之间, 变成了一个

黑皮白发的老人 [ 10 ] (P88)。

在日本香川县仲多度郡广为流传一则名叫《浦岛太郎》的故事, 关于此故事, 钟敬文先

生有这样的说明: “因救助海中动物而被邀游龙宫, 并得到宝物而归的故事。中国所传, 大略

相同。”[ 1 ] (P183) 故事梗概是:

古时候, 在北部地方的大浦湾上, 住着一个叫浦岛太郎的人, 他救了一只乌龟。海

龙王的女儿为报答救命之恩, 邀请浦岛太郎做客。不知不觉, 一晃就过去了三年, 浦岛

说: “我在这儿呆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确实该回去了。”来向公主辞行。公主给了浦岛一

个镶着宝石的三屉小匣子, 还特地关照他说: “在你遇到困难不知怎样办时, 才可以把这

个盒子打开。”然后, 又叫浦岛登上了来时坐的那一叶轻舟。小船离了龙宫, 在海上航行

了一阵, 到了就像咱们这港湾样的地方, 让浦岛太郎上了岸。

浦岛沿着海滩, 走回自己的家乡。但, 山的形状也变了, 村的模样也不同了, 树也

显得稀疏了, 而且还有不少枯死了的。浦岛很纳闷, 仅仅三年, 能变成这样吗? 一面想

着往家走, 看到有一个老头儿在一栋草房门口捶着草。浦岛向前搭话, 打听家里的事, 问:

“老大爷, 您可知道有个浦岛太郎吗?”那老头儿说: “据说, 在我爷爷那年代, 有过一个

叫浦岛的人, 被海龙王的女儿请到龙宫里去了, 但, 压根儿就没回来。”浦岛问: “那么,

他的老母亲呢?”“噢, 早就去世了呀!”

浦岛来到自己家的遗址。除了洗手的石槽和院子里的几块大石头依然如旧之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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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什么也没有了。浦岛心情沉重, 一时不知自己应该怎么办。突然想起了龙王公主临别

送给自己的镶玉宝匣。打开头一个屉子, 里面是一片洁白的仙鹤羽毛; 打开第二个屉子,

升起了一股袅袅的青烟, 这烟散去后浦岛变成了老头儿; 打开第三屉, 里面出来了一面

镜子, 拿镜子一照, 浦岛方知自己变成了老人 [ 11 ] (P193)。

白云、青烟作为主人公的灵魂 (生命) , 被密封在仙人赐予的箧子、宝匣中, 也就是将天

界的时间扩伸到了人间; 从天界返回之后的生命实际为天界时期的自然延续。在这些神圣的

容器内, 凡人的生命被提升到另一个绝对自由的时间里。禁忌是世界“格式化”的最原始、最

基本的形式, 凡是有神圣与世俗之界限出现的地方, 就有禁忌这个忠诚的卫士, 在空间领域

也不例外。当箧子、宝匣被打开以后, 禁忌被打破, 象征青春 (时间和生命) 的白云、浓烟

和青鸟飞了出去, 容器的神秘力量就消逝了, 成为会越来越陈旧的凡间俗物。于是墨吉和浦

岛太郎又回到了现实凡人的生命时间里, 必须像所有的凡人一样接受时间的控制, 接受新陈

代谢的自然规律的支配。

作为禁忌对象的神圣容器, 有如希腊神话中潘多拉 (Pando ra) 的金盒子, 如果不打开那

个金盒子, 天下就太平无事, 由于犯了禁忌, 所以盒子中飞出了疾病、灾难、不幸和痛苦。潘

多拉金盒子的打开, 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使然。同理, 人类生命的有限也使得象征时间和生

命的神圣容器不可能永远地密封起来。因为没有死亡和衰老的幻想永远不可能在人间得到实

现。这就如嫦娥服用了不死药之后一样, 她不可能在人间实现她的不死 (因为这超出了人类

所能) , 她唯有寻求奔向另一星际之一途, 在那里以另一种生命样式 (蟾蜍) 来证明自己的永

生。

通过违禁, 这些故事彻底击碎了人类不死的美梦。禁忌母题借助极富道教意味的“仙

乡”题材, 对道教竭力宣扬的长生不老观念作了彻底否定。这表现了日本广大民众面对死亡

的高度理性, 与仙道信奉者们沉溺于飞升成仙的古老梦想形成强烈的对比。

“时间差”让神圣容器成为禁忌; 同时, 倘若故事不特意加以说明的话, 便唯有违禁, 才

能证实“时间差”的存在。“时间差”和神圣的容器是相辅相成的, 它们是构筑仙乡型故事中

禁忌母题的两块基石。

德国文化哲学大师恩斯特·卡西尔 (E rn st Cassirer) 说: “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

和突出特性的话, 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 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 12 ] (P104) 如

果说在神话中, 变形可以无视现实生活的参照而“随心所欲”的话, 那么, 在传说故事里, 变

形则必须在一个特殊的空间内进行。在口承文学中, 生命的变形或蜕化 (从“仙乡”返回的

年轻人的灵魂在盒、箧中变化为青烟、白云) 乃是拒绝死亡的主要话语路径。在融入了道家

的仙乡思想之后, 变形即进入了一个恒常的时间隧道。在这一时间隧道里, 变形可以从从容

容地完成。然而, 现实中人却为飞逝的时间搅得迫不及待起来, 他们按现实的常理推及容器

内的情形, 甚至不顾异类的劝诫 (所有的违禁者事先都得到异类明确的指令) , 毅然决然用违

禁之举, 把现实相对的时间引进仙境绝对自由的时间空间。这样, 年轻人再不能返回仙境, 续

延艳情。他们的急剧变老或猝死, 既宣告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之不可逆转, 同时又似乎抒

发了日本民众普遍共有的叶落归根的强烈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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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羽衣型禁忌母题: 人兽的结合与分离

在日本民间神话故事里, 塑造了众多神采各异的既为动物又为“处女”的两栖类形象。比

如天上飞的天鹅、孔雀、大雁等, 她们与人间好后生邂逅、成婚。我们把这类传说故事称为

羽衣型故事, 日本也叫“天仙妻子”故事。羽衣型 (Sw an—m aiden type) 故事在全世界流传

非常广泛, 历来为民俗学家所重视。钟敬文先生在《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中指出, 日本

的“天仙妻子”故事, 属于中国的毛羽衣型故事。

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此型故事的文献记载。《搜神记》收录了“毛衣女”故事:

豫章新喻县男子, 见田中有六七女, 皆衣毛衣, 不知是鸟。匍匐往, 得其一女所解

毛衣, 取藏之。即往就诸鸟, 诸鸟各飞走。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 生三女。其

母后使女问父, 知衣在积稻下, 得之, 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 女亦得飞去 [ 13 ]。

按钟敬文先生的观点, 《毛衣女》“不但在文献的时代观上, 占着极早的位置, 从故事的

情节看来, 也是‘最原形的’, 至少是‘接近原形的’”[ 9 ] (P36)。此类故事传到日本后, 便广

泛传播开来, 并出现了许多异文。譬如, 日本“鹿儿岛的《天女下凡》故事是羽衣型的故事,

主人公掌握了仙女的飞天羽衣, 就可以控制住她, 但一旦她又拿到飞天羽衣, 便又立即飞到

了天上, 也表现出一种极为古老的观念”[ 14 ] (P144)。此故事情节如下:

有一个地方, 住着一个叫米库郎的年轻小伙子, 经常下地种菜, 上山打柴, 以此度

日。这一天, 米库郎干完活, 要到一个相当开阔的水池子洗澡, 脱下衣服, 正想下水, 忽

然看见在水池旁边一棵松树枝上, 搭着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 便悄悄取了下来。这时候,

从米库郎站着的岩石下, 打水里出来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 双手合在胸前说: “那是我

的衣服, 对凡人没有用场的飞天之物, 请还给我吧。”并伤心地流着泪解释说: “我是经

常到这里来洗澡的仙女, 不是凡界之人。现在, 求你把我那飞天衣服交还给我。”米库郎

硬是没有把羽衣裳还给仙女。

仙女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飞天衣已被拿走, 天上是回不去了, 只得跟着米库郎

回家。就这样, 他们生活在一起了。转眼就是七年, 他们养下了三个孩子。但是仙女回

天之心未死, 始终想着倘有机会, 我还得回去。平日, 也总挂念着, 那飞天衣不知让他

给藏到哪里去了?! 这一天, 米库郎拿着鱼竿钓鱼去了。仙女像往常一样, 把生下不久的

小的, 背在那七岁的大孩子的背上, 让五岁的二孩子拍着小家伙, 哄着他玩。自己腾出

手干活去了。

仙女到村头的小河去打水, 过了一会儿就返回来了。走到门口, 就听孩子们在房后

唱着:

睡呀, 睡呀, 不要哭, 爹爹一会儿给你花衣服。

六根梁, 四根柱,

米楼向上高高筑。

有黄米, 有稻谷,

垛后放着有飞衣服。

仙女站着一听, 恍然大悟, 找了七年的羽衣裳, 原来让男人给藏在米楼子上了。仙

女趁着米库郎还没有回来, 找来梯子架在米楼上, 开开门就进去了。她把谷子、把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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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扒开一看, 果然, 这不就是日夜想念的那件飞天衣吗? 赶紧取了下来, 穿在身上, 然

后背上大孩子, 又把二孩子紧搂在怀里, 右手抱起最小的孩子, 一扇, 升到院里的松树

顶; 再一扇, 升到了半天空的彩云中; 第三次扇羽衣裳, 到了天穹上。但令人悲伤的是,

从云峰穿空而上的时候, 没留神把右臂里抱着的三娃娃掉回了地上, 没能带了走 [ 11 ]

(P165)。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赵景深就依据英国学者哈特兰德 (E. S. H art land) 的研究成

果明确指出: “羽衣的童话是表现禁忌的。”[ 15 ] (P90) 在仙乡型故事中, 是凡人去到仙界, 而

此型故事则是仙女来到人间, 时间都不可能是永久的。于是, 这两种类型故事便都有了“禁

忌”。对所有搜集到的日本此型故事仔细分解之后, 我们发现, 其中有些含存两个禁忌母题。

上面情节, 隐含有这样一个禁忌母题, 即仙女的贴身衣服不能为凡人所触摸。仙女之衣

为其上天的“翅膀”, 失去它便不能飞上天——这仅仅是故事表面及常理的逻辑。“在这里衣服

显然已经通过魔力的附加而变成了一种象征。”[ 16 ] (P90)“南部斯拉夫人的不孕妇女想怀孩子,

就在圣·乔治日前夕把一件新内衣放到果实累累的树上, 第二天早上日出之前, 去验看这内

衣, 如果发现有某种生物在上面爬过 (按, 生物的生殖力渗到内衣上面) , 她们的怀子愿望就

可能在年内实现, 她便穿上这内衣, 满心相信她也会像那棵树一样子息繁衍。”[ 17 ] (P181) 仙

女之衣既为她们的遮体及上天的媒介, 同时又是她们抑制情爱萌发的紧箍咒。凡间男子触摸

她们的内衣, 按弗雷泽接触巫术的原理, 是对仙女本人施了魔法, 男子强烈的性爱欲望传导

给了无邪的仙女, 使她和牛郎一样亦处于灼热的思春煎熬之中, 情窦未开的仙女 (因此故事

命名为天鹅处女, 而非天鹅仙女) 顿时焕发了男女意识的觉醒。这恰如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

娃受蛇的引诱, 吃了禁果一样。

结合之后便是生儿育女, 这是自然规律。然而, 故事绝不会无视这种“畸形”的结合, 无

视生活常识, 让神类永远滞留于凡尘, 任其自由自在地繁衍后代。于是, 故事又向我们提供

了另一个值得细细咀嚼品味的禁忌母题。

《毛衣女》故事中, 男子告诉女儿, “衣在积稻下”, 使仙女得以飞走的禁忌情节, 在鹿儿

岛的《天女下凡》故事中得到更为明显的强化, 儿女们唱的一首儿歌告诉了仙女羽衣的下落。

斯蒂·汤普森说: “有许多故事讲某个男子娶了一个仙女。有时是男子到仙境去同她生活, 有

时是男子娶了她并将她带回家去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 他每每有一些要严格忌讳的事情

(母题C31) , 譬如不能叫出她的名字, 在某个特殊时刻不能看见她, 或在某些琐事上不可得罪

她。”[ 18 ] (P269- 297) 美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R·D·詹姆森认为这一禁忌实施的过程, 构成

了这类故事主要的发展脉络。他说这类故事“描述的是一位神女爱上了一个凡人, 神女要求

他严格遵守禁令, 就同意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是, 他违反了这些禁忌, 神女随即就离开了他。

他寻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她”[ 19 ] (P72)。

此禁忌母题显然包括三个恒定不变的情节单元, 即设禁、违禁及惩处。人间男子通过触

犯异类的禁忌, 即藏匿它们的“外衣”, 阻断了它们复原“本体”的路径, 从而求得结合。而

这同时又设下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禁忌: “外衣”绝对不能为它们所获取。“外衣”是从兽变

人或人变兽的唯一媒体。脱去“外衣”, 异类浑身便充溢着人性, 而一旦为“外衣”所包裹,

便成为地地道道的带着仙气的禽兽。我们再看一则流传于日本的此种类型故事:

一猎人追赶一只美丽的鸟来到池塘边, 看到天女在洗澡。于是, 他藏起仙女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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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结为夫妻。过了几年, 有一天, 天女去洗衣服, 出门的时候告诉丈夫不许开锅看。那

是只奇妙的锅, 打开盖子一看, 里边只有一把米, 凭着天女的力量, 每天不断地作出饭

来。可是, 由于男子偷看了, 以后就不再增多。米柜中渐渐空了, 藏在里边的羽衣露了

出来, 天女穿着羽衣飞回天上去了 [ 20 ] (P296)。

此故事中, “不许开锅看”的禁令是由仙女自己发出的, 可在前面的例子中, 设禁的环节

往往被省略掉了。“男子偷看”, 即违背了禁忌, 从而导致“羽衣露了出来, 天女穿着羽衣飞

回天上去了”的惩罚。设禁、违禁及惩罚的三个环节十分明显。

阿兰·邓迪斯 (A lan D undes) 说: “不仅神话是由组成对立和企图消除对立两方面组成

的, 而且所有的民间传说形式都是这样组成的。”[ 21 ] (P561) 在设禁、违禁和惩罚三个情节单

元序列中, 明显透示了从对立到缓解对立的过程: 设禁是对立的开始, 违禁是对立的继续, 惩

罚是违禁的必然后果——只有神女离开凡尘, 对立才能最终消解。

在日本的此故事类型中, 实际上包含双重的结构模式, 即设禁→违禁→惩罚和对立→融

合→对立→消解对立。米库郎窃取仙女的衣服, 使仙女不能上天, 只能和他成婚, 这是对立

的开始; 两人生儿育女, 是暂时的融合; 孩子唱歌 (实际是米库郎教的) 违禁, 仙女取回羽

衣, 又开始了新的对立; 仙女飞回天上, 男女双方不在同一空间, 对立得以消解。也就是说,

故事的结局是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故事又可开始新一轮的讲述。

在《古事记》、《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等古代流传下来的作品里, 采录了一些来

自民间的人兽婚故事。这些故事同样表现了人与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古事记》中的蛇妻

故事也流露出人对蛇的恐惧。本年智子与肥长姬结婚, 过了一夜, 偷看那少女原是一条蛇, 王

子害怕逃走, 肥长姬悲伤地坐船追赶。《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的传说中, 蛇不仅有着

不顾一切的情欲, 而且对异性的占有欲极度执拗, 一旦真相败露, 便转化为不惜代价的报复

行为, 甚至置对方于死地才罢休。人和异类为了“故事”的缘故可以暂时组合成一个家庭, 但

即便在故事里, 其间的裂缝也不可能任意弥合。这是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对话的永恒的定理。

三、密室型禁忌母题: 仙与俗的界限

日本鹿儿岛县大岛郡流传的民间故事《鱼娘子》, 明显呈现出从羽衣型故事向密室型故事

的演进过程:

妻子每天都要在正屋中央用屏风隔起来洗澡。她从一开始就和自己的丈夫有约在先,

要求丈夫决不能偷看自己洗澡。不料有一天当丈夫的终于克制不住想偷看一眼的好奇心,

悄悄用手指沾上唾沫把纸屏风戳了个窟窿并往里瞧了一眼。他窥见自己的妻子变成了一

条美人鱼坐在盛满水的木盆里, 两手变成了胸鳍。

事出以后, 妻子对丈夫说, “咱们约好不能偷看, 可你还是爽了约。既然如此, 咱们

这辈子的夫妻情分就到此为止。老大老二留给你, 我把婴儿带走替你抚养。”说着妻子递

给丈夫一只小盒子, 千叮咛万嘱咐说切不可打开它, 万不得已要打开它时, 事先也必须

双脚浸在海水里。

⋯⋯据说这是位美貌绝伦的妻子。妻子离家出走后, 丈夫终于耐不住孤独和寂寞, 把

妻子离开前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他打开小盒子, 只见里面冒出一股白烟。转瞬之间, 这

个家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又穷又破 [ 22 ] (P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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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禁忌的类型看, 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为密室型故事, 后半部分则为仙乡型故事, 以

“事出以后”开头的这一自然段为过渡环节。故事里, “不准偷看”这个禁忌两次重复, 前一

不准偷看的是密室, 后一不准偷看的是一只小盒子, 即神圣的空洞物。

密室型故事在日本流传久远,《古事记》中火远理命与丰玉姬的故事是最早的神婚传说之

一。海神之女丰玉毗卖临产前在海浪冲击的岸边, 用鸬鹚鸟的羽毛作苫房草, 盖起了产房。快

分娩时嘱咐她的丈夫不要偷看, 但她的丈夫火远理命出于好奇, 背弃前约, 偷看到她变成了

七寻鳄鱼, 吓得逃开, 丰玉毗卖感到羞辱, 扔下生出的孩子回到海里去了。

日本人兽婚故事大体有两种类型, 一种如上面两则传说, 不知是异类而成婚, 待被看破

本相后婚姻失败; 另一种是从一开始便知道是异类, 于是便想方设法回避成亲。兽妻故事多

属前种, 而兽夫故事多属后种。如前面所言, 故事中的人兽婚 (也只能是故事中的) 绝没有

能逾越禁忌的障碍而善始善终的。禁忌是人与兽本质区别的标志和隐喻。故事的悲剧性结局,

表明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清醒而明智的认识。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学者大林太良分

析丰玉毗卖生产故事时所言: “丰玉毗卖还原为鳄鱼之身分娩时, 被其丈夫窥视, 结果她一怒

之下‘越过海界返回龙宫’。由此可见, 人们认为海神之国与现世之间是有界限的。” [ 23 ]

(P154)

密室型 (fo rb idden cham ber type) 故事亦属世界范围的一种故事 (313B ) [ 18 ] (P111)。英

国学者哈特兰德 (E. S. H art land) 有《童话学》一书 (T he S cience of F a ir T a le, L ondon,

1891) , 指出禁忌主题在童话中大量存在, 并将含有禁忌主题的童话分两类: 一是丘比特和普

绪刻式, 一是密室式。赵景深先生 1929 年出版的《童话学ABC》中, 专设“哈特兰德论禁

室”一章 [ 15 ] (P66)。他说, 哈特兰德论这一类的童话极为详细, 凡分七式, 前四式是女性起

好奇心, 后三式则是男性起好奇心, 其中第一式为“蓝须式”, 大意是一个女子嫁给一个妖怪,

不听她丈夫临行时的禁令, 私自开了一间密室, 发现了她以前的女性被害者, 室中尽是女尸。

她丈夫发现后, 正要杀她, 却被兄弟和朋友相救。第三式为“马利亚的婴孩式”, 说一个樵夫

看见圣母, 想把独生女送给她, 圣母允许了。独生女开了一扇圣母不允许开的门。她不承认,

被圣母贬回到人间。杨成志和钟敬文二位先生合译的《印欧故事型式表》中亦列密室类型, 所

归纳的情节概要如下:

(1) 一女子 (或男子) 与一位地位高等的人结了婚;

(2) 新居中有一间房是她 (或他) 被禁止进入的;

(3) 她 (或他) 进入了密室, 发现那里充满恐怖;

(4) 配偶发觉了此事, 设法惩罚她 (或他) , 却反使自己送了命。

日本著名的《仙鹤女》故事, 主要流行于鹿儿岛县萨摩郡。大意是:

有一个名叫嘉六的中年男子, 和七十多岁的老妈妈住在山里。一天傍晚, 不知从哪

儿走来一位容貌非常秀丽的女子, 并和嘉六成了亲。

过了一些日子, 媳妇说: “把我关到柜橱里, 三天以后放出来。但这三天之内, 千万

记住不能把柜门拉开。”婆婆和嘉六都说行吧, 我们照办, 就把媳妇关到柜橱里, 三天没

看没管。第四天头, 媳妇从柜里走了出来。她说: “嘉六, 我在柜里织得一匹绢, 请你拿

到外面卖两千两银子回来!”随手, 从柜里取出绢来。嘉六拿过绢来, 到了王爷府。老王

爷要求再织一匹同样的送来, 并付了六千两银锭。嘉六回家把事情经过一讲, 把银子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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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来问媳妇: “你能不能再织一匹同样的, 有困难么?”“只要多给我些时间, 再织一匹

吧! 不过这次我得在柜里呆七天。这七天之内决不能看。”说完媳妇就进到柜厨里去了。

第七天, 嘉六感到不放心, 把柜门拉开。一看, 一只仙鹤用嘴正把自己身上的羽毛、

绒毛拔下来织绢呢, 刚好织起了一匹。浑身光秃秃的, 仙鹤说: “绢已经织好, 不过, 你

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了, 不喜欢我了, 今天, 就是我们分手的日子。这匹绢, 给王爷送去

吧。”不多时, 西方飞来千只鹤, 把无羽毛的鹤围在当中, 抬着飞走了 [ 11 ] (P4- 5)。

另一则在日本广为流传的故事《报恩的鹤》, 与《仙鹤女》故事互为异文。故事梗概如下:

11 一个叫幼扬的小伙子救了一只仙鹤。

21 仙鹤变成一位自称敖秀的美丽姑娘, 嫁给幼扬。

31 为有钱过年, 敖秀进到一房间织布, 并警告幼扬不能朝屋里看。

41 幼扬卖布获得许多钱, 还要敖秀再织一次。敖秀答应了, 一再发出同样的禁令。

51 幼扬往屋里瞧, 那只他救了的仙鹤正拔下自己的羽毛, 用来织布。

61 因幼扬违背了诺言, 仙鹤飞回天上 [ 24 ] (P243)。

中国的密室型故事起源也甚早。著名的《白水素女》故事属此型故事。大意是: 谢端拾

螺, 螺女为其守舍炊烹; 当螺女灶下燃火之时, 谢端窃窥, 违犯禁忌, 螺女形现, “不宜复

留”, 临行留壳, “以贮米谷, 常可不乏”。螺女使得谢端“居常饶足”, 却不能不现形离去, 几

乎完整地演完了人兽婚中禁忌主题的三部曲。禁忌母题处于故事转折和高潮的枢纽地位。刘

守华教授认为, “在所有异类婚故事中, 都有不得窥视女主人公原形的古老禁忌。⋯⋯《白水

素女》这一核心母题的记述是忠实于故事的古朴形态的。”[ 25 ] (P156)

此类故事若有禁忌母题的话, 一般与原始图腾崇拜皆有牵联。在人类图腾观念逐渐淡漠

之后, 由人兽交合神话转化而来的人兽婚的传说故事中, 便出现了禁忌母题。鹤等兽类必须

隐瞒自己的原形, 变成人样, 方能与人通婚。密室型故事里, 婚姻维系的必要条件便是仙鹤

等的原形不被暴露。倘若泄秘, 一对夫妻便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拼得你死我活。

密室故事中禁忌母题的这一特点与羽衣故事的禁忌母题迥异。在羽衣故事里, 丈夫知道

妻子为雁 (或其他物类) 变化的, 只要不说出来, 就是守禁。主要表现了对仙鸟的崇敬心态,

也就是说不能随意伤害鸟姑娘。即使男子违禁, 天女不得不离去, 弥漫着的更多的仍是哀怨

和生离死别之情。这说明密室故事中的禁忌母题较之羽衣故事里的禁忌母题更富“现代”意

味, 距人类图腾崇拜的时代更为遥远。如果说羽衣故事中的禁忌母题为母系氏族社会中原始

初民的图腾观念和女性崇拜结合的孑遗的话, 那么, 密室故事中的禁忌母题便为父系氏族图

腾观念的回光返照。在所有的禁忌母题中, 密室型故事里的禁忌母题大概是与原始人类的图

腾观有直接关系的最末的一种吧。

密室故事中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 是“天机”泄露, 禁忌被凡间男子触犯。所谓“天

机”, 亦即禁忌, 显现出一种浓郁的神秘感。而重要的还不在于“天机”不可泄露的神秘感本

身, 而在于神秘的结局。如果按某些人的说法, 人兽相恋是富家女子与人偷情 [ 26 ], 那么,

“天机”的神秘感就极容易破释了, 但如是, 则大量美丽动人的人与兽妻的民间话语就被庸俗

化。我们认为兽女乃大自然中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一方面凡人对之只是一味地索取、占有,

而不图补偿和报答, 甚至无视大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 (没有把兽妻当作异类对待)。终有一日,

大自然的自我防御体系即“天机”或禁忌遭凡人破坏, 兽妻便执意索回自己美丽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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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也是为凡人占有过的大自然中美好事物的象征) , 返回到大自然中。另一方面, 兽女作

为大自然的一分子, 突然降临人类社会, 其自然属性不可能完全亡散殒灭 (这是禁忌产生的

根源) ; 同时, 人类也不能毫无疑虑地将其接纳, 纯粹以社会成员待之 (这是违禁行为出现的

动因)。人与自然这种不和谐的关系通过哀惋动人的人与兽妻的禁忌母题流露出来, 从中可见

民间故事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之一斑。

上面三种禁忌母题是笔者在广泛阅读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文本之后分类、总结出来的, 应

该说较有代表意义。因为至此为止, 在日本民间故事中, 笔者找不到第四种更值得悉心解读

的禁忌母题。笔者把这三种禁忌母题不分“轻重”的一并提供出来并加以详细阐释, 从一个

特定的角度揭示中日两国民间故事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及渊源关系, 通过文本的个案分析, 具

体展示了这三种禁忌母题的结构形态和内涵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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